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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延续：评蒙古国电影《小黄狗的窝》 

 

娜日娅 

（内蒙古师范大学 青年政治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2） 

 

摘要:本评论主要从镜头语言、视听、文化等角度对蒙古国电影《小黄狗的窝》进行了探讨。并从主题、开场、结尾

等方面叙述了影片的剧作特性；以核心道具为例探讨了片中传统与文明的关系，以及其人物设置的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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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给与人的观赏感受是多重的。震撼、苦恼、喜悦、解脱等等，应有尽有。但有部影片给我

的却是记忆，这种记忆是淡淡的，却又是渗透到我的文化血液里的。它似乎很久远，又似乎近在眼

前。它就是电影《小黄狗的窝》，是由蒙古国女导演比亚芭.戴娃编剧兼导演的影片。 

影片根据拉哈芭.钢图娅的小说改编而成。电影在延续了小说质朴的美的同时也彰显了电影的真

诚。 

一、       两线一点的剧作结构 

（一）双重主题 

一场电影就是一次完整的叙述过程，即开始，纠葛，发展，高潮，结尾。如果说主题是贯穿全

片的轴线，那么以人物关系的变化为转折点的故事就是洒落、甚至纽结在轴线上的圆点。主题也是

“……叙述的最终目标。主题就是一个故事的冲突设置和人物设置所要达到的目的。”[1]《小黄狗

的窝》采取了五段式结构，另加一个序幕，并且运用了一个倒叙的方法。它所要表现的主题在序幕

段落已被清晰的呈现出来，甚至在字幕段就通过马头琴与古筝的合奏来渲染了主题。它赋予影片一

种草原的荒凉感，但片中所构建的生活动感又成为这种背景的完美结合体。同时它也决定了影片含

蓄内敛的基调。 

字幕毕，音乐渐落。紧接着是静止不动的景框，景框中是纵行排列的三种景物：乌云密布的天

空、看似清冷的天空、泛绿的石头山，或者可以将前二者合一为天空，后者引申为大地。小女孩和

抱着一条死去了的狗的父亲，入画，渐渐走到景框中间。然后是谈话，“父亲，你为什么把狗尾巴

放在它的头下面？”，“下辈子就可以转世成人”，“真的吗？”，“人都会死，但灵魂不会死”。

很显然，这部影片要阐述的是一个关于生命与死亡的主题。那么通过什么故事来提炼呢？于是编剧

又在生命与死亡的下面构建了一个小女孩与小黄狗的故事来。因此就形成了生命与死亡∕人与动物

的感情的双重命题。但冲突是故事产生的前提。于是父亲对狗的排斥∕娜莎对狗的保护之间的矛盾

就被构建出来。影片的开场是开门见山式的，生命与死亡，人与动物的核心命题；大人与小孩的核

心人物在开始段落就已经出现了。我们也可以发现，在开场中父亲和娜莎的影像是虚化的，近乎黑

影。这也说明了影片要表述的并不是个体，而是整个人类的状况。天空和大地代表了大自然，它是

静止不动的，它永远就在那儿。人物入画又离去，就像在大自然面前生命来了又去，去了又来，循

环反复。在此过程中，唯有灵魂是不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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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人与动物的感情应该成为蒙古族电影中永恒的命题。在这里必须提到本片导演比亚芭.戴娃

执导的另一部影片《哭泣的骆驼》。它用纪录片的形式深刻细腻的阐释了人与骆驼的感情。在蒙古

国也有很多表现人与动物感情的歌曲，比如《驼羔之歌》。另外此片还加入了一个文化元素——音

乐。感情，生命，传统∕文化的三位一体的表现形式使其成为感人的艺术作品。《小黄狗的窝》延

续了此命题，就说娜莎与小黄狗的感情，从相遇——保护到丢失——找回——分离——永远在一起。

本片将人与动物感情嵌在生命的主题中，使抽象更具体化。 

（二）老奶奶的出现——点睛之笔 

这部影片使我联想到日本影片《入殓师》。片中开浴室的老太太的设置，虽然笔墨很少，但却

是这个剧的灵魂所在。浴室承载的是小镇的记忆，还有主人公童年的记忆，还有父亲的出走所给主

人公带来的心灵创伤。那个浴室很可能也是小时候家长经常带着他去的。所以老太太的设置为生命

与亲情找到了一个桥梁，起到一个枢纽的作用。 

就如《黑骏马》中的老奶奶，当他得知索米亚怀孕的消息时，她说了一句话：“草原上的女人

只要能生，不管孩子的父亲是谁”。这句话经常被误解，也有人用后殖民语境来解释。从游牧文化

的特性来解释，它是对生命的一种热爱，只要是生命，都是平等的，都是宝贵的。 

在《小黄狗的窝》中，镜头这样组接：娜莎带点点放羊——点点不见——寻找点点——迷路—

—老奶奶唱歌——老奶奶收留娜莎。因此，点点为人物的相见起到了连接作用，或者可以说推动了

情节的发展。而情节除了要展示主题之外，还需深化主题。老奶奶的出现是表层的偶然，也是深层

的必然。她为娜莎讲述关于小黄狗的故事，就像她说的最后一句话“生命是宝贵的”一样，不管是

人还是动物，生命都是宝贵的。这样就深化了影片的双重性主题。 

（三）隐喻的片名 

我们都知道，片中的小狗并不是如片名所说的小黄狗，他是白色的有几片黑色斑点的狗。娜莎

也为它取名“点点”。可除了一些商业电影，片名应该与主题切合。那么它的理由是什么？我们发

现，片中老奶奶所讲的故事中的小狗就叫小黄狗。而小黄狗的故事是生命主题的载体。深层次挖掘

主题的影片才是好影片，它足以体现剧作娴熟的叙事技巧。 

（四）悬念式高潮 

母亲的一句话：“要是把你丢了，我们可怎么活呀”——丢下小狗——离去——发现丢了儿子

——点点保护娜莎的弟弟——父亲赶到——丢下点点。看到以上的最后一个情节，观众都纳闷为什

么又将点点丢下了，甚至有些愤怒。这说明点点已经博得了观众的认同，它使主人公与观众产生了

情感的共鸣。而对于观众来说，这种共鸣在此情节之前是很淡漠的，可到结尾处却迅速升华上去。

这也是这部影片最狠的一笔。当我们看到娜莎和点点同坐一辆车走了之后，才松了一口气，紧接着

沉沉的呼麦声想起，然后是女人的长调……看到此时，我们无不为之感动…… 

二、传统与文明的碰撞 

文明和文化不同，文明偏在外，文化偏在内。前者属物质，后者属精神。片中的人物同时面对

两种事物：传统和文明，可这两者并没有使人物产生很大的矛盾性，虽然有碰撞，但也没有非要为

抉择找到一个答案。编者的态度是倾向于抑制的。在镜头的选择、核心道具的运用、核心台词的设

置中都体现了这一点。 

道具的呈现—苦涩的笑 

片中最显著的一处，就是核心道具被反复的使用。比如，水瓢、摩托车∕汽车、蒙古袍、玩具

狗、蒙古包的架木、牛粪、甚至是云彩等等。它们对片中的人物和情节有着特殊的意义，或者可以

说它们是传统与文明的物质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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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瓢 

水瓢在片中共出现了五次。下面对它做一罗列： 

如何表现     作用             色彩 

           台词         打狼               黑色 

           母亲泼茶     祝福                

           母亲喜欢     对现代文明的喜爱   绿色 

           被炼焦       现代文明的弊端     绿色 

           充当狗食盛器 有用与无用         绿色 

字幕：“小黄狗的窝”完毕后即影片的开场，却是完全黑屏的戏。我们只听到两个核心词“狼”、

“水瓢”。这样的开场有两个功能：一是体现了编导者的伦理观念和对电影的真诚。无论对编导者

还是剧中人物、还有观众来说，狼袭击羊群的场面是惨烈的。就像真正的狼在片中始终没有出现一

样，选择黑屏来表现就显得非常到位。第二，它给出了一个原因，为下面情节的发展做铺垫。因为

狼袭击羊群，点点是从石洞里找到的，所以父亲坚决不接受点点。 

父亲骑着摩托车到城里卖羊皮，走之前母亲提醒父亲买水瓢回来，并从水瓢里舀出三勺茶祝福。

在这个镜头中，水瓢作为一种意识来表现。 

父亲为母亲买了水瓢，母亲很喜欢，后来水瓢被弄坏。在这里必须提到一种颜色——绿色。父

亲买回来的水瓢是绿色的。在此，道具的颜色有两个作用，一是聚焦，另一点是提醒。它始终是为

剧情的发展服务的，伴随着它的出现，剧作者提出了一个问题和一个情节：选举和对狗的偏见问题。 

汽车∕摩托车 

这部影片最使人称赞的地方，就是制作者的真诚。他们将这种真诚打乱，洒落在各个情节中。

娜莎的出场是这样的：一辆汽车从牛群中穿过，慢慢向蒙古包驶来，娜莎出现。父亲骑摩托车走，

母亲祝福。搬家，娜莎和摩托车坐在最后面的牛车上。因此，剧作者在对道具做了深入细致的设置，

使文明的冲撞这一表现点有了足够的支撑力和感染力。 

   蒙古袍 

父女关系是永恒的主题。很多影片中无外乎围绕着“父亲的爱是含蓄的”这个说法来展开。但

是在本片中，父女关系以更独有的方式来体现。娜莎放假回来，父亲给她换上蒙古袍，看她的作业

本。虽然这个情节的处理是对下面他们在小黄狗问题上的分歧做铺垫，可这也无不能体现蒙古族文

化的独特之处。这里也有一个文明碰撞的表现：制服领子太紧；蒙古袍很舒服。另外，在造型上，

色彩与服装也达到了很细致的统一，比如三个孩子袍子的颜色，总是在蓝色、绿色、枣红色之间转

换。 

玩具狗 

片中玩具狗是水粉色，它共出现了两次。第一次，父亲回来——娜莎把点点藏起来——孩子们

兴高采烈的玩弄玩具狗——点点钻进来，却被父亲提溜出去。第二次，搬家——离去——让弟弟抱

着玩具狗。 

在此，通过无生命的来体现有生命的无助，增添了情节的冲击力。 

蒙古包的木架和手电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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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决定搬家时将小黄狗扔下，这使娜莎很痛苦。于是才有了妹妹玩手电筒突然照到了在黑暗

中沮丧的娜莎。一家人拆蒙古包准备搬家，这时的娜莎内心一定是很纠结的。所以摄影师用下面这

个镜头来表现：将娜莎发愁的小脸放在蒙古包架木的矩形空间里来呈现。还有将点点的无助也放在

矩形空间里。娜莎与点点虽然没有表面的交流，但是矩形空间作为媒介使她们完成了心灵的默契。 

本片中孩子们的表演为传统的空间增添了活力和动感。娜莎用牛粪磊高楼，她说“我要住在顶

层，因为下面太暗了”，娜莎的妹妹用自己从未见过的动物来描绘白云，可以说孩子们是对文明朦

胧的向往者。 

为了表现娜莎对点点的依依不舍，镜头表现从娜莎搬家离去时坐在勒勒车上，到点点的镜头再

到娜莎渐渐出画；家人的方向都是朝着前方的，只有娜莎是朝着后方的（点点的方向）。所以镜头

的设置是为情节的生动性服务的。这一点也体现了影片含蓄内敛的基调。 

道具的反复出现总是提醒我们对传统与文明的深思。偶尔，这种表现也起到一种潜藏的反讽意

味，有时会让我们苦涩的一笑。 

（二）游戏规则——生活真理 

生活是游戏。本片中有两处游戏：娜莎的妈妈让娜莎咬自己的手掌；老奶奶让娜莎做大米与针

的游戏。回忆紧挨咬手掌游戏之前的情节：娜莎抱怨父母为什么不想要可爱的点点；再回忆紧挨着

大米游戏之前的情节：娜莎问老奶奶下辈子能转世成人吗？。“虽然近在眼前，可就是得不到，不

是你想要的就能得到”，“生命是很宝贵的”这是母亲与老奶奶的回答。影片用游戏回答了生活的

逻辑，也用镜头的问与答表现了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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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is thesis talked about the Mongolian movie 《The cave of the small dog》 in the camera langu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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